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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内务省为１９４７年１２月被废止的日本战时中央机构,都市计画课直属内务大臣官房(部长办公室).

②　日语中“计画”指以城市为对象,包括发展方向、规划设计、建设目标以及建筑设计在内的综合性建设举措.

③　日方提出的规划案定名为“上海都市计画案”,田渕寿郎所指的“规划方案”为１９２７年由国民政府提出的“上海市规划方案”,１９４５年由

国民政府再次提出针对上海的规划方案为“大上海都市计划”.

日据时期“上海都市计画案”的编制及其特征与影响

郭　瑞
(前桥工科大学研究生院,日本 前桥３７１０８１６)

　　摘　要:日据时期上海都市计画案的立项与编制独具特征,是上海城市规划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该计画案最

初由军方提案,经日本战时最高权力机构直接批准立项,再交由商业机构进行编制和实施.在编制过程中,主导与

执行该计画案的商业机构始终处于军方统制之下,机构关系表现出“军统商为”的特征.日方通过商业条文架空中

方在该计画中的权利,在设计和实施过程中代表汪伪政府的行政机关始终从属于日方商业机构,表现出“日主伪从”

的运作特征.此外,日方在编制过程中通过推动规划设计团队职业化,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两个阶段的设计工作,

包括将租界区域纳入统一规划,对卫星城市规划理念进行理论探索.部分计画案的内容得以实施,但其受制于狭隘

的内核,未能在城市建设方面形成长远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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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近代中国的经济重镇,上海不但是近代旅

华日本人集中的主要城市,也是中日近代经济交往

的重要节点.１９３６年上海市的对日贸易额激增,在
沪日本人数达到了２３６７２人[１],１９３７年淞沪会战后

上海全面沦陷.此后,日方提出“新支那心脏”的概

念,希望通过建设“新大上海”打造一个日占区的中

心城市[２]１.为此,由日本内阁内务省① 牵头设立了

相关机构,于１９３８年提出一套城市规划与建设方

案———上海都市计画案② .至１９４５年,该计画案始

终主导着上海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方向,是近代上海

城市规划历史中重要的一环.

２１世纪以来,通过一些旨在明确上海城市历史

以及发展脉络的研究[３Ｇ６],“上海都市计画案”得以进

入人们的视野,但遗憾的是有关该计画案编制的机

构及主要编制人员均未得到广泛关注,其全貌未能

得以揭示.为此,本文立足于日方原始文件,以编制

过程为切入点,从机构和人员两个方面分析其特征,

并从规划范围、设计手法以及实施内容三个方面,分
析了该计画案的作用、特征以及影响.

一、“上海都市计画案”的立项

１９３７年淞沪会战爆发,１１月１２日上海沦陷.

１２月,时任“南满州铁道”调查部主任技师的折下吉

延受上海日本驻屯军的委托,向日本国内报告战后

上海城市的基本情况.经日本内务省立案,于１９３８
年３月内阁任命内务省土木部仙台支部部长田渕寿

郎为负责人,前往上海负责城市重建的前期调查与

联络工作[７]９Ｇ１１.抵沪后,田渕寿郎经过实地考察,编
写了名为«上海的概况»的报告(后收录于«大上海都

市建设基本计画纲要»),他在报告中建议以国民政

府时期的规划方案③ 为基础推进战后上海的城市规

划与重建[８]１９Ｇ３７.该报告于同年得到上海日本驻屯

军代表以及领事的认可,随即“兴亚院”向日本内务

省提交并申请技术人员的调派,同时发布了名为«为



保证上海新都市建设禁止相关区域的土地贩卖与建

造活动»的公告,中止了当时上海市内的一切建设

活动.
日本内务省于１９３８年４月底审核并通过了«大

上海都市建设基本计画纲要»(后收录于«大上海都

市建设计画»),决定对上海占领区进行新的规划与

建设[８]２.同年５月至１１月间,内务省先后分３批

派遣了１２名技术人员至上海[９Ｇ１０].１２月１６日,为
加强对中国占领区域的政务管理和军事设施建设,
内阁决定设立新机构“兴亚院”,与上海相关的规划、
建设等一应事务均被划归其下,并正式立项为“上海

都市计画案”.

二、计画案的编制

(一)“上海恒产株式会社”
日本内务省为将“上海都市计画案”的实施与管

理区别于军事行动,决定由“兴亚院”牵头成立商业

机构负责计画的专项事物.第一批技术人员抵沪后

的１９３８年７月２１日“兴亚院”通过决议:为实施上

海的城市与港湾建设,成立华中恒产会社(后定名为

“上海恒产株式会社”)[１１]１Ｇ２.１９３８年９月１０日,
“兴亚院”经与汪伪政府协商,决定成立“上海恒产株

式会社”,资金来源为“兴亚院”下属“中支那振兴株

式会”与汪伪中央政府,各出资１０００万日元,其中,
汪伪政府通过以物代资的方式支付[１１]２.

(二)编制过程与内容主旨

１．筹备与调研

１９３８年９月底,“上海恒产株式会社”技术部调

查科与“东洋协会”调查部①共同完成调查报告«事
变下的上海概观»(见图１(a)),对当时上海的基本

情况进行了综述与分析.吉村辰夫基于该报告向

“兴亚院”提交了«有关上海都市计画的诸问题»,其
中初步拟定了规划方针和重点区域:以市政府大楼

与外隐沙(今五角场与森林公园区域)为新市中心,
包括虬江码头、引翔区以及江湾区在内的地区作为

重点区域;拟勘测黄浦江下游地区用作主要港湾区

域;吴淞一带暂定为工业区域;日本侨民集中的虹口

及闸北部分区域被拟定为城市商业中心.
基于以上两份报告,樱井英记于１９４０年２月

起草并完成«大上海都市建设计画»(见图１(b)),
经“兴亚院”提交内阁审议并通过.此后,内阁内

务省批准并决议由“上海恒产株式会社”组织人员

并具体推进“上海都市计画案”,涉及的各项工程

则由“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注资的多家公司共同

承建(见表１).

(a)«事变下的上海概观»[２] (b)«大上海都市建设计画»[８]

图１　计画案原始文件

表１　参与计画的商业机构及所涉业务内容

商业机构名称 业务或关系

华中矿业株式会社 京津与上海之间的运输

华中水电株式会社 闸北及虹口地区的电网架设

上海内河汽船株式会社 持有上海内河航运唯一运营权

华中电气通信株式会社 不明

上海恒产株式会社 大上海都市计画编制与实施

华中都市自动车株式会社 不明

华中水产株式会社 不明

大上海瓦斯株式会社 上海市区内瓦斯能源唯一供应商

华中铁道株式会社 上海轻便轨道及港口建设

口南炭矿株式会社 伪满洲国与上海之间的运输

华中蚕丝株式会社 在华日本纺织企业代表

华中盐业株式会社 不明

华中航运株式会社 不明

注:根据１９３９年１１月南满州鉄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制的«北中支蒙

疆新设主要会社一览»[１２]与大阪每日新闻社经济部编制的«更生的

中支经济»[９]３３Ｇ５７整理.

２．«大上海都市建设计画»
«大上海都市建设计画»是该计画案的第一份计

划书,分为三部分(见表２):«上海市概况»、«大上海

都市建设基本计画纲要»和«新都市建设计画».作

为总论,«上海市概况»从历史、经济、自然、地理、行
政、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等角度对上海进行了详细

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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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洋协会调查部曾参与伪满洲国在哈尔滨、大连以及沈阳

的规划与建设.



表２　«大上海都市建设计画»内容构成
编 章 节 内容 编 章 节 内容 编 章 节 内容

第
１
编
︽
上
海
市
概
况
︾

第１章

第２章

第３章

第４章

第５章

—

—

第１节

第２节

—

—

地势

行政概要

气候概要

风向及风速

面积及人口

港湾

第
１
编
︽
上
海
市
概
况
︾

第６章

第７章

第８章

第９章

第１０章

—

第１节

第２节

—

—

第１节

铁路

长距离交通路

市内道路

用途地域

公园

交通

第
１
编
︽
上
海
市
概
况
︾

第１０章

第１１章

第２节 给水

第３节 排水

第４节 电力

第５节 瓦斯

第１节 工业

第２节 农业

第
２
编
︽
上
海
市
概
况
︾

第１章 — 方针

第
２
编
︽
上
海
市
概
况
︾

第２章

第１节

第２节

第３节

第４节

第５节

都市计画区域

区域内收容人口

地域制

道路

公园

第
２
编
︽
上
海
市
概
况
︾

第２章

第６节 墓地

第７节 运河

第８节 机场

第９节 保留区域

第１０节 防空

第
３
编
︽
新
都
市
建
设
计
画
︾

第１章

第２章

—

第１节

第２节

第３节

第４节

第５节

方针

实施区域

港口

铁道

地区用途

道路

第
３
编
︽
新
都
市
建
设
计
画
︾

第２章

第３章

第６节

第７节

第８节

第９节

第１０节

—

公园

给水

排水

电力与瓦斯

防空设施

事业实施

第
３
编
︽
新
都
市
建
设
计
画
︾

第４章

第１节

第２节

第３节

第４节

第５节

上海都市建设区域关系

上海都市建设咨询委员会官制

上海市复兴局暂行规定

土地与建筑物相关规定

上海恒产株式会社相关规定

　　作为总体规划,«大上海都市建设基本计画纲

要»确定了计画的整体方针并确定了重点建设区域:
以苏州河河口为圆心,半径１５千米的范围作为基本

规划区域(见图２(a)),并将上海的发展方向定位为

贸易型都市,为此,以虬江码头作为主要对外贸易港

口,沿黄浦江依次设置商业区、中央行政区和混合功

能区,建设中央火车站打造交通系统的新枢纽.作

为重点规划区域,«新都市建设计画»计划以五角场

地区为中心建设新城(见图２(b)),制定了苏州河沿

岸新建工业区建设要求,对各区域相关的规划和建

设任务进行了分配,确定了上海市复兴局和“上海恒

产株式会社”间的协作关系和方式.
这一阶段的计画涉及７７５０公顷的土地,并将其

划分为１２种用地类型(见图２(c)),包括商业、港口

仓库、住宅、公共娱乐、工业、机场、道路、海港、铁路

和公共设施,其中商业与住宅用地分为第１和第２
两个等级.整体预算为１亿１２３０万日元,工期预定

为９年,于１９３９年４月正式启动.

(a)«大上海都市建设计

画图»[４]４３

(b)«第一期上海都市计

画图»[１３]４６２ (c)«上海新都市计画图»[１４]

图２　第一阶段设计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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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计画案的修改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日本驻屯

军占领租界.在“兴亚院”的推动下,计画案的规划

范围扩大并产生了新的问题.其一,物价上涨导致

日占区民众流离失所,造成了规划用地所属不清[１５],
计画案征地进度迟缓.其二,战争导致局部地区人

口密度过大,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末集中于原租界区域内

的避难人数约１００万人[１６]１５９,计画面临人口疏散的

问题.其三,随着中国国内日占区的扩大,负责中国

日占区建设的“兴亚院”中,与上海都市计画有关的

技术人员也相继被派往其他占领地区[１７]５１.为此,
“兴亚院”向日本国内提出了新的人员调派请求,以
修改计画案.

４．“上海都市计画”
应“兴亚院”请求,日本内阁于１９４２年５月批准

调派以内务省都市计画科科长中岛清二为首的技师

组共７人[１０]２Ｇ３,另由内务省所属的都市计画委员会

各地方委员会抽调了以石川荣耀为首的５名专家派

往上海[８]１５７Ｇ１７４.抵沪后同第一阶段的主要编制人员

共同组建了新的规划团队,被称为“计画班”,以樱井

英记和石川荣耀两人为中心.新团队在第二阶段的

规划方案中将原虹口与闸北部分地区的建设目标改

为文化娱乐区域,新的城市中心仍为五角场地区,但
其大部分商业功能被转移至原法租界区域内,同时

废止了虬江码头作为主要贸易港的预案,仅作为民

用码头与中央火车站共同组成了贯穿新市中心的交

通网络(见图３(a)).重新制定了规划方案并编绘

总体规划图«上海都市计画图»(见图３(b)).计画

案的修改于１９４２年底完成并交付“兴亚院”.１９４３
年初,参案的规划设计师相继回国,计画案的设计工

作也告一段落,相关建设依然由“上海恒产株式会

社”继续推进.

(a)«上海新都心交通系统图»[１７]９１

(b)第二阶段修改后的总图«上海都市计画图»[１８]６０

图３　第二阶段设计图纸

(三)计画案的终止

１９４３年８月汪伪政府相继收回上海法租界和

公共租界,此时的日方迫于战争压力开始减少对“上
海都市计画案”的资金投入,１９４４年２月日本内阁

批准“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与“中支那振兴株式会

社”的改制[９]９０,其业务内容转向以军事保障为中

心,有关“上海都市计画案”的施工建设几近停滞.
同年度的内阁«官报»①中,年度预备金各季度收支

表[１９]内再未出现过“恒产”的字样,可以推断“上海

都市计画案”的资金来源已被切断.１９４５年上海光

复,“上海都市计画案”全面终止.

三、“上海都市计画案”的特征

(一)机构的构成与运作模式

１．日本军方垄断的最高责任机构

作为上海都市计画的最高责任机构,“兴亚院”
成立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６日,其工作内容是负责中国

５３５第６期 郭　瑞:日据时期“上海都市计画案”的编制及其特征与影响

① 内阁«官报»是战时内阁签发的文件以及各部门要闻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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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日占区的财政管理、开发建设和资源掠夺,直接

对当时的近卫文磨内阁负责.“兴亚院”的最高长官

为总务长官,第一任为时任陆军中将的柳川平助,作
为“上海都市计画案”初期的最高负责人直至１９４０
年.继任者为时任陆军中将的铃木贞一,最后一任

是陆军中将及川源七[２０].作为计画案最高责任机

构,“兴亚院”负责人均为现役高级军官,不具备城市

规划相关的专业知识,需要一个专业机构负责推进

“上海都市计画案”的编制和实施,由此直接促成了

第二级机构“上海恒产株式会社”的成立.

２．中日混合的运作体系

在负责计画案具体推进的第二级机构中,“兴亚

院”通过“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作为代理参与“上海

恒产株式会社”的经营,汪伪政府则在其内政部下设

立“上海市复兴局”,由陈群任局长,作为特殊法人代

表负责“上海恒产株式会社”的相关事务.公司管理

层人员则由双方各自选派,日方法人代表为菱田逸

次,时任内务省名古屋土木所所长的金古久次被任

命为理事长,中方任命陈绍妫为社长兼理事会常务,
俞国珍为监理[２１]１Ｇ２.日方以“上海恒产株式会社”法
人的身份直接参与计画案的编制与实施,而“复兴

局”则作为特殊法人对公司的运营实施监督[４]４６.

３．“军统商为”与“日主伪从”
从两级机构的关系来看,计画案的立项由上海

日本驻屯军牵头,在成立之初便确定了其与军方的

直接关系.此外,«大上海都市建设计画»中的«上海

市复兴局暂行规定»虽明确了“复兴局”对“上海都市

计画案”的实施拥有监督权,并拥有对“上海恒产株

式会社”社长人选的决定权,但依据«上海恒产株式

会社相关规定»,任何一方行使社长与副社长的任命

权必须经由上海日本驻屯军代表,即“兴亚院”总务

长官的批准.由此,人事任免权实质上被日本军方

掌控,“军统”的特征直接延伸至第二级机构当中.
从运作模式来看,“上海恒产株式会社”作为一

家商业机构,建立了由中日双方人员构成且分工明

确的管理层以及商业细则,制定了«地价评定方法以

及土地利用方式»(后收录于«大上海都市建设计画»
中土地与建筑物相关规定)等旨在推动上海城市建

设的商业行为规则,使“上海都市计画案”的推进有

章可循,计画的推进与执行等一系列行为带有明显

的“商业”特征.相关机构由上至下的关系形成了计

画案“军统商为”的特征.
另一方面,在中日混合的运作体系中,“兴亚院”

内负责上海都市计画执行的部门为其下属的政务

部,该部门的部长一直由“兴亚院”总务长官兼任.
其下设置第１和第２两科,第１科的四任负责人均

为海军大佐,第２科三任负责人均为陆军大佐[２１]８Ｇ９.
此外,计画案初期便任命“上海恒产株式会社”理事

长金古久次兼任该公司技术部部长,其下设城市科、
港湾科以及调察科[４]４６,该部门与“兴亚院”政务部

包揽了上海都市计画的技术工作,包括基础调查、规
划设计.社长虽由中方人员担任,但无法派遣人员

参与计画案的编制,复兴局作为汪伪政府在计画案

中的代表,其行政权被用作落实相关规定并推进征

地等辅助工作的工具,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形成了

“日主伪从”的特征.
(二)编制人员的特征与计画的发展方向

１．初期的职业军人

作为推动立项的负责人,折下吉延(Orisimo
Yosinobu,１８８１—１９６６)出生于日本山形县,１９０８年

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农学专业,毕业

后服务于内阁宫内省①.１９２２年关东大地震之后被

任命为帝国首都重建研究所所长,负责灾后东京重

建的相关理论研究.１９３２年曾赴大连、长春等日占

区城市负责规划工作.他是最早进入中国从事“上
海都市计画案”的人员,在赴上海筹备该计画案时,
内阁任命的文件中明确其为少将待遇,隶属伪满驻

屯军特别事务部.作为立项负责人,其军人身份与

主导计画立项的“兴亚院”的军事背景相对应.

２．带有军事背景的专业人员

计画案进入勘测阶段后,田渕寿郎作(Tabuti
Jyunrou,１８９０—１９７４)作为负责人,于１９３８年被日

本内务省派往上海.其编写的«上海市概况»为上海

都市计画第一阶段的编制提供了详实的基础数据.
出生于日本广岛县的田渕寿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

学土木工程专业,后进入内务省长期负责京都及大

阪的河道规划与水利建设工作.赴上海时其被编制

在日本上海驻屯军港湾水运班(第１班),但无军衔.
他的加入标志着“上海都市计画案”的主要责任人员的

身份背景由职业军人转向军事编制的专业规划人员.

３．职业规划师的进驻

“上海恒产株式会社”成立后,樱井英记(Sakurai
Eiki,１８９３—?)主导起草了第一阶段的整体规划方

案.他出生于日本石川县,作为日本国内第一代城

市规划设计师,与森幸太郎成立的“樱井? 森幸都市

６３５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　第３８卷

① 宫内省为内阁中负责日本皇室与宫廷事物的部门,现宫内

厅.



计画事务所”是日本最早的民间盈利性规划设计机

构[２２].其绘制的«上海都市建设计画图»是计画案

中第一份设计图纸,他的加入标志着职业规划师进

驻“上海都市计画案”的编制工作.

４．职业设计团队的组建

日军占领租界后,“上海都市计画案”面临大规

模的 修 改.石 川 荣 耀 (Ishikawa Hideaki,１８９３—

１９５５),以受汪伪政府邀请的名义,被日本内务省派

往上海,与樱井英记共同组成了“计画班”,负责统筹

各方的修改要求并提出新的设计方案.石川荣耀生

于日本山形县,１９１８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今东

京大学)土木工程专业,１９２０年进入日本内务省都

市计画委员会.于１９２１年和１９３６年先后２次赴中

国大连、北京、汉口以及东北等地调研.１９２４年起,
赴欧考察并作为日方代表出席了在阿姆斯特丹举办

的国际城市规划会议,接触到了当时欧洲最前的卫

城市规划理念[２３]８Ｇ１０.作为一位同时拥有旅中和旅

欧经验的职业规划设计师,他的加入直接促成了职

业规划设计团队的组建,标志着计画案在第二阶段

伊始全面转向专业化.图４为计画编制人员(“计画

班”)的合影.

图４　“计画班”①在上海恒产株式会社前的合影[２４]

５．专业化的发展方向

作为“上海都市计画案”不同阶段的负责人,早
期的军人在计画案进入设计阶段后逐渐被职业设计

师替代.田渕寿郎身兼双重背景,是发展方向向专

业化过渡的重要代表人物.在第二阶段的编制中,
为应对占领租界后出现的新问题,组建了以樱井英

记和石川荣耀为中心的职业设计师团队,这一群体

性背景变化的过程使计画案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向专

业化的转变.主要参案人员身份背景的变化体现出

计画案在编制过程中向专业化发展的特征.

四、“上海都市计画案”的影响

(一)将租界区域纳入统一规划

１．战前的上海城市规划与格局

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９日,国民政府在租界以外地区

设上海特别市,并将江苏省上海县、宝山县等１７市

乡一同并入,总面积约４９５平方千米.１９２９年７
月,上海特别市政府提出“新上海市中心区域规划方

案”[４]４５(见图５(a)),决定在公共租界东北方,江湾

区翔殷路以北、闸殷路以南、淞沪路以东地区建设新

市中心.至１９３５年８月,该规划方案中上海市政府

大楼、上海市体育场等公共设施以及２０余条主干道

相继竣工.随着城市规模日渐扩大,形成了华界与

租界并立的城市格局.

２．上海都市计画的延续与扩张

“上海都市计画案”的第一阶段规划用地约

７７５０公顷,其范围以当时的华界为基础,基本延续

了此前上海特别市政府提出的规划范围,原市政府

大楼所在区域仍作为行政中心.
淞沪会战中,日军侵占公共租界的北区、东区用

作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公共租界被分割为两部分.

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２日苏州河以北地区为日军实际控

制,该区域随即被划入“上海都市计画案”规划范围,
完成了计画案在规划范围上的第一次扩张.

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于１２月８日

进攻公共租界的中、西两区,全面占领上海公共租

界.此后,随着法租界的实际控制权落入日本占领

军之手,战前的华界以及由西方控制的上海租界完

全被日方掌控.“上海都市计画案”针对这一变化做

出了调整,完成了规划范围的第二次扩张,修改后的

计画案打破了华界与租界的界限,结束了战前华界

与租界并立的城市格局.

１９４５年上海光复后,国民政府提出了新的上海

城市规划方案“大上海都市计划”(见图５(b)),对上

海进行了重新分区,但城市规模并未突破日据时期

“上海都市计画案”的规划范围.

３．“军统商为”特征的作用

日方通过“上海都市计画案”两个阶段的扩张,
在设计上完成了对上海的统一规划.“上海恒产株

式会社”作为计画案的编制机构,能够在短时间内针

对城市体量的两次扩大做出及时调整,与其受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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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制的机构特征有直接关系,军事行动的目标既规

划设计的对象,军事行动中所收集的情报和信息可

作为设计要求通过军事机构“兴亚院”直接传达给

“上海恒产株式会社”,最终以商业模式推进建设.
在战时的特殊背景下,“军统商为”的机构特征是该

计画案能够付诸实施并产生影响的重要推手.

(a)１９２７年上海城市规划方案①

(b)１９４５年«大上海区域计划总图初稿»[２５]

图５　战前与战后上海的城市规划

(二)海外都市规划理念的融入

１．扩张与面对的问题

计画案第一次扩张后,在战前华界的基础上增

加了苏州河以北区域,但规划的重点区域仍集中于

战前华界范围之内.在完成了对租界区域的掌控

后,计画案的第二次扩张面临规划范围成倍扩大,以
及其所带来的局部地区人口密度过大的问题.至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末,上海集中于原租界区域内的避难

人数约１００万人,其中包括上海市内２１６５间工场的

员工及家属约５６万人,另有自由职业人员约４４万

人.至次年２月末,汪伪政府共发放“归乡特别通行

证”总计１６８２６９张,经此离开上海的人员不到２２万

人,上海市原租界区域内尚有近８０万的过剩人口,
约占上海市非军事人员总量的４７％[２６].

２．卫星城市与“上海都市计画案”
卫星城市这一规划设计概念,最早出现于１９１９

年的英国,后经１９２４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

“国际城市规划会议”上正式提出并得到与会各国代

表的响应,在负责第二阶段编制与设计工作的“计画

班”中,核心人物之一的石川荣耀作为日本代表团的

一员参加了这次国际会议.第二阶段伊始,石川荣

耀便针对规划区域扩大后带来的问题,提出利用卫

星城市的建设达到合理疏散人口的目的,这一构想

首次将卫星城市这一新兴的规划概念融入了“上海

都市计画案”中[２７].基于这一概念,“计画班”在设

计中提出依据区域功能和人口密度建立放射状与棋

盘状两种交通系统组织方式,在交通干线的交叉位

置建设卫星城镇,在中心区域建设广场作为该卫星

城市的人群集散地,并以广场为中心建立各卫星城

市内部的交通网络[２６].

３．专业化团队推动的一次探索

石川荣耀在第二阶段的编制中提出的规划方法

多用于当时的工业发达国家,基于这一定位,“计画

班”在第二阶段的设计中绘制了«上海都市计画图»,
对扩张后的区域进行了新的功能分区,针对卫星城

市的构想设计了新的交通网络,通过“上海都市计画

案”,展开了针对新城市规划理念的理论探索.
不同于第一阶段重视基础调研和建设实施,在

设计团队向专业化发展的背景下,当时最前卫的规

划理念通过第二阶段的编制过程被融入了“上海都

市计画案”.１９４３年２月汪伪政府“收复”法租界,
虽然在法理上正式统一了华界与租界,但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日本国力渐衰,已无暇顾及“上海都市计

画案”的推进与实施,卫星城市的理论探索最终停留

在图纸阶段,未能付诸于实施.但作为一种设计手

法,随着“上海都市计画案”第二阶段设计任务的完

成,日本规划设计团队实现了对卫星城市概念的初

次理论探索,并积累了经验.石川荣耀等“上海都市

计画案”的主要设计人员在归国后,通过１９５６年公

布的“首都圈整备法”,在战后东京重建活动当中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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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将卫星城市这一个概念付诸于实践[２３]１１.
(三)实施内容与局限性

１．主要基础设施的建设

淞沪会战后,日本占领下上海７０％的地区在战

争中遭到严重破坏[２６]８.为保证城市运作与战时保

障,“上海都市计画案”的第一阶段以交通网络的恢

复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内容.其中,陆上交通

方面,为缓解战时的资金与施工压力,计画案将市内

公路交通网络划为若干小块,依据作用先后展开施

工,其中,以“上海恒产株式会社”所在地为中心的道

路网络建设是计画案中最早竣工的道路交通网(见
图６(a)).此外,折下吉延在第一阶段的«大上海都

市建设基本计画纲要»中提出建设轻便轨道作为进

出新建市中心的主要交通方式(见图６(b)).该方

案精简了车站的配套设施,以小编组多车次的方式

缓解运力不足的问题,是计画案中最早竣工的轨道

交通系统.道路与轨道交通的建设成果为计画案的

推进提供了交通运输条件.

(a)以恒产楼① 为中心展开的道路施工场景

　　
(b)上海轻便轨道车站

图６　主要基础设施[２８]

①　图中最高的五层建筑为上海恒产株式会社办公楼,今解放

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黄兴路２１００号.

　　航运方面,为应对大量的资源输送,中支那振兴

株式会社注资的“上海内河汽船株式会”社提出通过

“上海都市计画案”开通七条内河航线,用以联通长

三角地区的航运,建立一个用于资源输送的水上运

输体系.这七条航道[２７]分别是:上海－松江－平

湖;上海－松江－柳港镇－嘉兴－杭州;上海－松江

－柳港镇－平望镇－湖州;上海－黄渡镇－朱家角;
上海－昆山－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镇江;上
海－昆山－常熟－苏州以及上海－嘉定－太仓－常

熟.１９４２年６月“上海恒产株式会社”在«上海新都

市建设计画概要»中规定以上七条内河航线的管理

权由汪伪政府独占且不得承认上海内河汽船株式会

社以外其他机构的任何营运资格.至此,日方企业

利用“上海都市计画案”实现了对长三角地区内河航

运的全面控制.

２．功能性住宅的实践

随着“上海都市计画案”的推进,“上海恒产株式

会社”购入大量住宅用地,带动了住宅开发建设.建

筑师山本拙郎(YmamotoSeturou,１８９０—１９４４)受
聘于“上海恒产株式会社”,于１９４１年赴上海为其住

宅项目设计样板房.在上海期间,他担任“上海恒产

株式会社”下属振兴住宅组合技术部的负责人,主持

设计了４栋样板房,分别是位于明和街的甲号住宅,
平昌街的乙号住宅(见图７)与丙号住宅,庆林街的

丁号住宅[２９]２Ｇ６.他在这些项目的设计中提倡从采

光、通风和换气等科学的角度来思考住宅,使用日

式、西式相结合的住宅平面与折衷形式以提供丰富

的生活设施,积极推动钢筋混凝土住宅结构的使用,
以保证结构的安全性,同时通过“团地集落”的社区

形态追求合理的都市生活方式,是近代上海首批功

能性住宅的代表[２９]７Ｇ８.

３．服务对象与作用的时效性

从服务对象来看,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用于资源

运输,服务范围有限,民用交通在整体上并未得到有效

改善.由于战乱,中国民众购买力急剧下降,较先进的

住宅项目多以在沪日本侨民为主要服务对象,设计的

关注点集中于居住质量,未考虑战时大量难民对居住

的基本需求,除伪政府官员外,几乎没有中国人能从中

受益.服务对象的局限性限制了各类设施作用的发

挥,除少量住宅与公共设施经改造投入使用外,其使用

价值并未在战后得以广泛延伸.建设的作用集中表现

在战时,从城市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时效性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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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记载地址为上海特別市中心区協同路平昌街７３号,另有相同三栋,前后各两栋呈“田”字分布.

图７　平昌街乙号(７３号)样板房①

五、结　语

作为特殊时期的特殊规划,“上海都市计画案”
在时间上承接了战前由上海特别市提出的规划方

案,并在战时发展成为第一个将租界区域纳入设计

范围的规划案,在城市规模上为国民政府战后提出

“大上海都市计划”奠定了雏形.
为编制和实施上海都市计画,日方从国内调来

了大量的专业人员,通过该计画案对当时前卫的城

市规划理念进行了理论探索,在客观上促成了近代

上海城市发展的前瞻性,并将这些经验带回了日本,
在战后付诸于实践.该计画的经验表明推动一个城

市规划方案不仅与社会、政治甚至是军事之间存在

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需要职业化的人员和科学的设

计理念.
“上海都市计画案”在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所实施的内容未能反映出设计目标的全貌,且其

狭隘的服务对象设定直接导致这些建设成果未能形

成长期的影响力.作为一个城市规划方案,“上海都

市计画案”在编制过程中表现出的特征不仅反映出

其作为殖民统治工具的本质,也充分表明即便城市

规划设计会受到各种外因的影响,但决定规划设计

自身影响力的仍然是其核心价值,即最大限度地创

造公众互惠,其所形成的公共利益的时效性才是检

验和评价一个城市规划设计方案最重要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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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ofShanghaiUrbanPlanningFormulationinJapanＧruled
PeriodandItsCharacteristicsandInfluence

GUORui
(GraduateSchoolofEngineering,MaebashiInstituteofTechnology,Maebashi３７１０８１６,Japan)

Abstract:TheurbanplanningofShanghaiwhichwasoccupiedbyJapanhasitsuniquefeature,andit
isanimportantpartofthehistoryofurbanplanninginShanghai．Theplanwasoriginallyproposedbythe
military,andtheJapanesesupremeauthoritydirectlyapprovedtheplan．Itwasthenhandedtothe
commercialinstitutionsforthepreparationandimplementation．Intheprocessofpreparation,thebusiness
organizationthatledandcarriedouttheplanwasalwaysunderthemilitarycontrol,andtheinstitutional
relationshipshowedthecharacteristicsof“militaryleading,businessserving”．TheJapanesesideforbade
PseudoＧgovernment􀆳srightintheprogram planthroughthecommercialterms．Inthe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process,theadministrationsonbehalfoftheWangpseudoＧgovernmentsubordinatedtothe
Japanesebusinessinstitutions,showingtheoperationalcharacteristicsof “Japan mastersandPseudoＧ
governmentfollows”．Ontheotherhand,JapanesecommercialorganizationcompletedtwoＧstagedesign
workinarelativelyshortperiodoftimethroughpromotingtheprofessionalismofthedesignteam．Main
contentincludedconsolidatingtwoconcessionareasintooneunifiedplanandtheoreticallyexploring
satellitecitybymakingplans．Apartoftheplanwasimplemented,buttheplanfailedtoformlongＧterm
influenceintheaspectofurbanbuildingduetothelimitofthenarrowcore．

Keywords:Shanghai;JapanＧruled Period;urban planning;organization;personage;relevanc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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